
公元2020年4月25日（星期六）
 
                                                                                                                                                                                                   19

的殖民地。1965年苏哈

托推翻苏加诺上台后,对

印尼共产党斩尽杀绝,有

少量苏加诺总统的拥护

者、印尼共成员、同情

者、左派的华人流亡到

欧洲,他们仍然十分关注

印尼政情,希望有朝一日

能还原“九·三0事件”

的历史真相并公诸于

世。我便曾经受他们之

托,把一些文字资料带回

中国,交给北京大学印尼

问题学者周南京教授。

在荷兰,我有幸认识

了印尼华裔政治家萧玉

灿先生的遗孀陈银花、

女儿萧美丽、儿子萧忠

贤等,并认识了去探亲的

萧玉灿先生的长女、北

京市侨联干部萧群。

这无意中也为我退

休以后参加萧群担任会

长的北京离退休侨务工

作者联谊会,并翻译萧

忠仁著《萧玉灿传》和

萧玉灿遗作《9.30运动

和国家罪行》等打下基

础。

在纽约,我们馆的

领区横跨美国东北从缅

因到俄亥俄的总共10个

州。驻纽约总领馆在我

国驻外使领馆中算是最

大的馆之一。在20世纪

9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官

还不能带孩子,曼哈顿12

大道上的这个老饭店大

楼里住了150多人。这里

不仅侨务领事是专职的,

还分成两个组,普通侨务

和对台侨务,两组分工合

作。这样的人数虽多,但

还是没法与美、俄驻对

方的大使馆的人数比的,

所以,我们的实际工作量

非常大。

我刚到纽约,就赶

上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

学。李登辉的台独行径

加速了在国外台胞的分

化。在我将近3年的任期

中,我们与台胞,甚至包

括合驻纽约和波士顿机

构的人员的接触逐渐频

密。

在波士顿的侨务工

作中,美国剑桥中国文化

中心董事长纪虎民给了

我很多帮助。通过他,我

交了许多新朋友,包括许

多台胞。

1997年底江泽民主

席访美期间,所访城市,

除了华盛顿特区外,其

他的细约、费城、波士

顿都在我馆领区。这次

访美的重头戏,是在波土

顿的哈佛大学演讲。我

馆分成三个组,波士顿组

由商务参赞郑志海任组

长。波士顿组的侨务由

我全权负责。主要安排

侨领和华社重要人物参

加江泽民主席的会见、

宴会、照相等活动。

台独、藏独等各种

敌对势力也不会放过发

声的机会,我们的责任是

抵消它,把这些干扰最小

化。纪虎民和剑桥中文

学校校长陶凯还组织了

学校师生上街去欢迎,

与许多侨团一起,与敌对

势力对峙,抵消他们的噪

音。

悉尼工作量确实大,

但我在悉尼的工作很快

乐,因为我们有10个同事

都是在纽约就共过事的,

知根知底。其中,邱绍芳

总领事是我在纽约时主

管领事保护和侨务工作

的副总领事,对我尤其信

任。

2006年4月18日,所

罗门群岛发生骚乱,殃及

华侨。所罗门是未建交

国。我临时被派往巴布

亚新几内亚,协助驻该

国大使馆从所罗门群岛

撤侨的工作。说是“撤

侨”,其实也有入了籍的

华人,甚至还有土著亲

属。

23日星期日,我们分

别来自堪培拉、悉尼和

惠灵顿的6个人刚抵达巴

新首都莫尔兹比港机场,

便立即投入工作一接从

所罗门来的飞机。魏瑞

兴大使率先垂范,亲力亲

为,对包括已经持所罗门

护照的许多逃难的同胞

表达了祖国的慰问。对

于魏大使的亲切慰问,难

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

声。

当晚,我们中4个较

年轻的领事通宵达旦地

敲开“难侨”们住的一

个个房间,让他们填写

表格,我们另外两人则负

责录入这些表格的内容,

包括所有难侨在国内的

亲属姓名,联系地址电

话等,我还负责整理他

们交来的大量的中国护

照、所罗门护照以及其

他各种护照身份证件。

有的家庭有两两种或两

种以上护照。为了把这

些护照随登机卡发还给

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分

类。最后我选择了按照

旅馆房间号码来分。这

个方法后来证明是最有

效的。

他们登记表上的姓

名填的是中文,而所罗门

护照上的名字却是外文

的,而且有粤语拼法,闽

南语拼法,有的则用当地

姓名,还有跟丈夫姓的,

这全凭我多年的工作经

验来判断。

最麻烦的是,有少

数难侨的护照等有效证

件都在骚乱中被毁或遗

失。虽然大多数都得到

了国内各省公安厅的及

时核实,但也有未及时回

复的和没有合法记录的

情况。另外,有的人是持

所罗门政府为已入了其

国籍(包括具有香港居民

身份者)的人签发的临时

旅行证件逃出来的。还

有的人连这种所罗门的

临时旅行证件都没有。

对于这些个别的人员,大

使馆也想出了变通的办

法,通知国内有关部门协

调解决。

机组人员担心行李

超重,问我有多少行李,

我说他们都是逃难的,大

都只有随身行李,很少, 

24日最后一批难侨是63

人,只有13件托运行李,

而且都很小件,所以不可

能超重。但我们还是要

求莫尔兹比港机场把所

有托运行李的重量统计

出来。

难侨中多数为广东

籍和香港籍。为此,飞机

将直飞广州。我们联系

广东省侨办,由他配合外

交部领事司和广东省公

安厅承担接侨工作。

南航派来接难侨的

飞机是波音777,据机场

人员称,该地没见过这么

大的飞机。好在莫港机

场跑道够长。

魏大使用普通话和

不太标准的粤语亲自喊

姓名发登机卡,我们要立

即配上身份证件交到难

侨手中, 310人把机场大

楼一楼大厅全占了,十分

壮观。

想 想 当 年 周 总 理

去万隆开会还得租印度

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差点被暗杀。现在撤侨

用专机,祖国真是强大

了,华侨也扬眉吐气。

送走了难侨,我们三

个人留下继续加班,连夜

把刚抵达巴新来不及出

机场就“一锅端”上飞

机的最后一批63人名单

录入电脑,赶在他们的飞

机抵达广州之前发送国

内,以便当地的公安机关

和侨办及时办理。

授待胡主席APEC
代表团

2007年悉尼开APEC

会议,胡锦涛主席率团出

席并访澳。

作为侨务领事,我

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头两

天:组织飞机场欢迎、会

见、照相活动。

飞机停在悉尼国内

机场。由于各种条件的

限制,欢迎人群只能由侨

界、留学生和中资机构

代表共50人组成。

我和教育领事、商

务领事分工负责这三个

摊子,点名上车,发胸卡,

交代注意事项。我负责

携带中澳小国旗和横幅,

教育组准备雨衣。看见

胡主席的飞机到达,欢迎

人群爆发出欢呼。胡主

席下了飞机,便和欢迎

人群几乎每个人都握了

陈浩琦的侨务领事生涯  中

(撤侨后与驻巴布亚新几内亚魏瑞兴大使干杯)


